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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松林茶场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阎 莉

打开尘封已久的记忆， 回想当年那段艰难

困苦却收获颇丰的往事， 那段体累心舒、 无忧

无虑、 健康成长的美好时光， 心里充满对场领

导、 新老知青的感激和思念之情。

一

1972

年

3

月， 不满

17

岁的我在父母支持

下， 带头到校报名， 响应党的 “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 号召， 与同学们愉快地来到市郊国营松

林茶场。

走近茶山 。 春雨浸染过的茶园郁郁葱

葱 、 青翠似海 ， 行行茶树蓬如层层绿浪奔

涌至天边 。

65

、

66

届知青在这贫瘠荒凉的

山冈劈荆斩棘 ， 开荒种植茶树 、 油茶树 ，

奋战

7

年 ， 创造出惊天业绩 ， 让我们钦佩

不已 。

每年花采即采摘制作毛尖好茶的清明、 谷

雨茶最轻松惬意。 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女青

年， 像一群欢快的小鸟， 叽叽喳喳飞进茶园。

踏着松软泥土和野花小草， 在春雨冲涮得一尘

不染的茶树蓬上， 悠闲地掐着鹅黄嫩绿的芽

尖。 春光明媚， 脚步舒缓， 心旷神怡。 我轻声

哼着知青们自编的采茶歌： “往年脚下茅草

坡， 如今荒山披绿装……” 感受着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的意境。 偶尔摘几片嫩叶塞嘴里咀

嚼， 清香苦涩微甜， 去味提神醒脑。 有豪爽的

放开喉咙引吭高歌， 或扯起嗓子大声喊叫！ 旷

野茶园只管尽情笑闹， 没人会说你傻冒、 有

病！ 寂静山谷中传来姑娘们稚气未褪的回声，

兴奋、 悦耳、 悠远。

春采大忙季节。 每天天不亮， 急促的哨声

催醒我们。 大家揉着惺忪睡眼， 争先恐后地夺

门而出， 边跑下木楼边在腰间系扣四方竹茶

篓。 “咚咚咚” 连绵不断的脚步声， 像擂响出

征的战鼓！ 老队长说： “三年老不了一个爷

（衡阳方言音

ya,

父亲的意思）， 一夜老得一园

茶！” 仅年长我们几岁的老知青， 手把手教会

我们采茶， 干农活。 双手贴近嫩绿茶芽快速采

摘， 每篓装满鲜茶压紧足有十余斤。 一双双巧

手在茶树蓬上下翻飞， 化作一篓又一篓沉甸甸

的喜悦。 没人顾得上说话， 甚至忘了吃饭。 四

周只听一片 “嘀叭嘀叭” 清脆的采茶声。

春雨绵绵， 夏雨淅沥。 我们穿着雨衣裤，

早出晚归， 风雨无阻。 晴天晨起采茶， 缀满茶

树的晶莹露珠沾湿膝下裤腿， 又被太阳晒干。

感冒咽喉痛， 顾不上到场医务所看病， 完成任

务要紧。 大家采满一篓茶， 纷纷到一对特大竹

筐旁 “减负”。 队长逐一过秤报数， 我这统计

记分员则逐个记数。 尽管要记工， 仍想完成日

定额， 我采茶最多一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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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斤。 每晚忍着

蚊虫叮咬， 我与老知青副队长等人统计全队新

老知青日采茶数量至夜深或次日凌晨。 采茶最

多者名列榜首， 早晨在食堂窗口张榜公布。 激

发知青们你追我赶争第一的进取心， 谁也不愿

落后背榜。

1972

年

5

月， 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 心里乐滋滋的， 立志苦干实干， 为建

设新茶场贡献力量。

夏季茶芽老化， 用来制作红茶。 双手食

指裂开道道血口， 用胶布缠指采茶仍疼得钻

心。 若被藏在茶丛俗称 “火辣子” 的绿色圆

毛虫蛰着， 手背红肿， 痛痒难受。 茶树依山

而栽， 我站在坡下齐胸高、 树冠如盖的茶树

旁采茶。 转脸见周支书蹲在刚采过茶的坡上

方， 十分好奇： “场领导怎么都喜欢采茶树

背面的茶”。 他笑着回答： “茶蓬宽， 你们

站着采不到背面的茶， 坡上方的茶芽不及时

采摘， 任它老化或形成对夹叶， 会影响来年

发芽， 造成减产的！” 采茶至尽头， 我也转

到坡上方蹲着采。 久蹲腿脚酸麻， 站起来两

眼发黑。 换成

90

度俯身采摘与脚背同高的

茶芽， 眼皮肿胀， 腰背酸疼。 一次， 我正专

注地采茶， 忽听一阵剧烈的咳喘声。 原来是

罗场长蹲在坡上帮我打扫 “战场”。 我赶紧

转到茶行上方， 弯腰如虾公， 顺着来路细致

快速地采过去。 望着脸膛黑黄、 不苟言笑的

领导， 我怯怯地说 “快去看病休息吧”。 场

长摆摆手： “哮喘老毛病又犯了， 不管它！”

年轻人都不愿遭这 “倒载葱” 罪， 场领导人

到中年且身体多病， 偏要天天自找苦吃。 目

睹他们以身作则、 吃苦在前的表率行为， 油

然而生敬意。

在群山怀抱的皂窝子茶园采茶， 漫山遍

野的桅子树绽放洁白的花朵， 一阵阵沁人肺

腑的芳香扑鼻而来。 经常有人在茶树根的草

丛中捡到鸟蛋或野鸡蛋， 我也曾开心地连窝

捧回几个野鸡蛋， 煮熟大家分享。 突然， 那

位中学体育十项全能冠军纵身一跃， 在一米

多高的茶树蓬上飞跨 “低栏”， 全然不顾背

篓里的茶叶纷扬抛洒。 众人大惑不解。 “眼

镜蛇”！ 一声疾呼， 如雷贯耳！ 所有人都慌

不择路， 拼命奔跑， 冲出皂窝！

三伏天， 队里将养护茶园的任务包工到

人。 我们头顶烈日， 身穿厚衣裤， 在宽

1

米

多、 长数百米的茶行中执锄刨草， 扯去茶丛

中的杂草野茅， 或抡圆三齿钯头挖伏土。 身

强力壮的新老知青完成任务班师回 “巢”，

剩下我们瘦小体弱的女知青望茶兴叹！ 数小

时低头劳作， 挥汗如雨， 累得直不起腰来，

厚衣服上布满盐渍。 委屈的眼泪似断线珠子

“扑簌簌” 直往下掉， 只恨自己瘦弱力小不

争 气 。 虽 说 “各 扫 门 前 雪 ” ， 但 师 傅 、

老知青大姐努力干完分内活 ， 向我们伸

出援手 。 好比雨中伞雪中炭 ， 给筋疲力

尽 、 饥饿袭来的我以峰回路转 、 柳暗花

明的惊喜 ！ 天天往返踩在翻挖过的大块

坚硬伏土上行走 ， 知青双脚底都磨出血

泡 ， 长了鸡眼 ， 走路疼得一瘸一拐的 。

盛夏酷暑， 骄阳似火。 新栽茶苗几近枯

竭。 我们从山脚水塘里将一担担晒得温热的

水挑上山顶， 倒在黄土茶行里。 小苗喝足

水， 重显生机。 在钱家山挑水抗旱救茶苗

时， 烈日炙烤得山路烫脚。 众人挑着沉重的

担子， 一次次艰难地爬上山顶。 人人额前背

上汗流如注。 快收工时， 又渴又累的我鼻孔

忽然涌出殷红的血 ， 一滴滴掉在地上 。 知

青们围拢来 ， 让我快仰起头 。 人群中递来

仅有的一方手绢 ， 老知青大姐卷起手绢轻

轻旋入我的鼻孔 ， 好不容易才止住血 。 有

难 相 帮 ， 情 同 手 足 ， 我 感 到 大 家 庭 的 温

暖 。

数九寒冬。 凛冽北风， 阵阵寒流冻不住我

们紧握锄镐的双手， 挡不住青年垦荒者开拓奋

进的步伐。 大伙抡柴刀猛砍杂树， 挥锄斩断荆

棘茅草， 奋力挖开冻土， 刨出树蔸。 头上热气

腾腾， 脸上身上热汗流淌， 众人齐心协力开垦

荒山， 为来春种茶苗、 花生、 红薯等农作物做

准备。 雨雪天则每日领回几斤成品干茶， 在各

自宿舍精心挑选出黄白茶梗。 纤细双指快速择

出茶梗划到两边， 将茶叶搂到盆里， 送去验收

交库， 保质保量提前完成任务。

二

年年开春， 我们走进茶园， 将黄泥茶行中

一人多高的萝卜连根拔出， 抽沟埋作绿肥。 挑

选尺余长， 碗口粗的白萝卜送食堂做菜肴或腌

萝卜。 干活累了， 不少知青掏出小刀削皮生吃

萝卜。 那年头少见水果， 白萝卜汁多甜脆， 生

津止渴饱腹， 嚼着津津有味。 一年之计在于

春。 知青们不顾泥泞路滑， 经常扛着

50

斤重

的袋装尿素等化肥脚深脚浅地上山， 或从厕所

咬牙起肩、 吃力地担出沤熟的茶枯饼， 步履踉

跄地挑往向阳山、 平顶山等茶园施肥。 人们累

得气喘吁吁， 汗流浃背， 都把扁担横在大汙桶

间， 坐着歇息。 罗场长扛着农具过来， 与大家

打招呼。 他走近用衣袖擦汗的我询问， 对大伙

说： “她才

80

斤体重挑

120

斤担子， 比你们

要吃力得多 ！” “以后少挑点 ， 莫压垮了身

子！” 场长和蔼的语气里透着关心爱护。 我鼻

子一阵发酸， 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领导和知青

的呵护鼓励是催人奋发的力量。 我自觉以陈平

安大姐等老知青为榜样， 干农活更不甘落后。

第三年， 我被评为茶场艰苦奋斗十大标兵之

一。

十余年时间， 我们五届知青

312

人白手起

家， 艰苦创业， 以顽强意志和辛勤劳动， 促成

320

多亩茶园的新生和崛起！ 仅

1971

至

1975

年， 就生产成品干茶

14

万斤， 连年上交国家

税利， 为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稚嫩的双

手、 双肩磨出厚厚的老茧， 一个个由手不能

提、 肩不能挑的学生娃成为种茶制茶的行家和

务农里手。 艰苦劳动是一种锻炼， 一种奉献，

也是一种成长。

蹉跎岁月不蹉跎。 队里调我暂替请假的老

知青， 到食堂帮厨两个月。 在家没碰过小锅

铲， 却硬着头皮挥动长柄锅铲炒大锅菜， 切菜

也由慢到快， 不知伤过几回手。 元旦、 春节全

队知青会餐， 我从木脚盆里捞出大鱼来剖杀。

鱼儿鲜活的颤抖， 我的心也在颤抖！ 吃力地摁

住活蹦乱跳的鱼， 刮鳞去鳃， 开膛破肚， 拽出

一堆肝胆肠， 大鱼鲜红的心脏仍在掌心跳动，

令我胆颤心惊！ 剖鸡剁鸡块， 只剁得鸡头黑眼

珠流出， 心有余悸。 给厨师当助手， 帮着做鲜

草鱼丸、 土头碗、 晾豆腐等， 忙得不亦乐乎，

累得疲惫不堪。 但掌握不少烹饪知识和技术，

收获不小。

炊事员卸任不久， 我又走马上任替队长老

伴当了个把月猪倌， 每天守着一群大猪小猪，

铡猪草薯藤薯根， 踮着脚尖翻煮猪食， 用圆铁

勺盛出热气腾腾的猪潲 ， 一桶桶倒入食槽喂

猪。 不厌其烦地铲猪粪从四方通风口抛到粪池

中， 清洗猪圈等。 苦、 累、 脏、 臭全不在乎。

队长老伴回来， 直夸我这饲养员当得好。

三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茶场兴建四栋知青宿

舍， 一队篮球场、 二队即场部会议室相继投入

使用。 会议室桌椅拼凑叠放， 又是乒乓球室和

文艺演出场地。 场部为全体知青营造一个安居

乐业、 宽松和谐的环境， 提供一个博学多能、

施展才华和特长的大舞台。 冬季农闲期间， 知

青中迅速兴起一股 “乒乓球热 ”。 天刚擦黑 ，

会议室已 “乒乒乓乓” 展开激烈鏖战。 在校时

对体育没兴趣的我， 也去学练乒乓球， 还学会

拉二胡等。

我们欢天喜地搬进新居。 喜静的我择住最

里面那张床 。 没有书桌 ， 找来木箱条钉个框

架， 放上皮箱当桌， 床为椅。 再忙累也得挤时

间看书练字或写点什么 。 茶场成立文艺宣传

队， 我们在场会议室表演 《大爷大妈上夜校》，

唱着采茶歌： “身披朝霞呃进茶园喽呀依哟。

新茶尖尖鲜又嫩， 万缕春光喜人心喽喂……”

身背茶篓跳起欢快的采茶舞。 我的处女作 “新

苗茁壮” 剧本和三句半被搬上舞台。 我们自编

自导自演的话剧 、 歌舞等节目 ， 受到上级领

导、 兄弟农场知青和场领导、 新老知青的一致

好评。

入夏 。 为备战全市农场系统知青篮球联

赛， 我居然入选茶场女队打前锋。 每天下午，

我们头顶炎炎烈日脱产训练。 收队时， 大家都

到走廊上补水休息， 我这 “笨鸟” 仍在苦练跨

篮、 带球过人和近、 中距离投篮。

场休返家 。 同为单位会计师的父母 下

班回来 ， 都大吃一惊 。 母亲的东北吉林话

好听 、 亲切 ： “小莉咋晒得这么黑 ？ 像个

非洲女孩 ！ ” 我恍然大悟 。 难怪返城路上 ，

回头率那么高 ， 路人都用诧异眼光打量我 ！

“我们在白渔潭农场比赛 ， 茶场女队赢了 ！

我这女篮

8

号一人就投进

5

个球 ！ ” 自豪 、

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

场休日 ， 我成为父母拉煤 、 做藕煤的帮

手， 主动拖地搞卫生等， 让不胜体力活的爸妈

感到欣慰。 年年除夕， 我忙碌着团圆年夜饭的

烹饪和春节家宴半成品的制作， 半夜才就寝。

想到能为工作家务繁忙的母亲分挑一点重担，

虽劳累困倦却满心欢畅。

一个寒冷的冬夜，

74

届知青菲菲挽着我手

臂神秘地说： “带你去喫好东西 ！” 推开门 ，

老场长正伏案工作。 我进退两难， 菲菲一笑两

酒窝： “我俩来讨甜酒喫！” 场长放下笔， 热

情招呼我们进屋， 屋里很暖和。 他掀开屋角罈

盖， 盛出两大碗酒糟递给我们 ， 浓郁醉人的

酒香顿时弥漫小屋 。 “好 香 ！ ” “沁 甜 ！ ”

我俩大口吞吃这美味佳酿 。 场长眼里透着

父辈的慈祥 ： “天冷喫甜酒暖和 ， 喫完再

添 ！ ” 那是我 此生尝到最 甘 甜 醇 香 的 甜 酒

糟 ！ 在那简朴的办公兼寝室的小屋里 ， 远

离父 母的知青女娃 找到久 违 了 家 的 感 觉 。

啊 ， 甜在嘴里 ， 暖到心上 ！

至今忆起不顾身体多病， 以场为家， 白天

劳动， 夜晚办公至夜深的罗学渊场长， 总会联

想到党的好干部焦裕禄和饰演他的著名演员、

患病后略显病态的李雪健， 与我们尊敬爱戴的

罗场长确有几分神似。

三年知青生涯苦心志、 劳筋骨的磨炼， 铸

就我们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品格和精神。 在那

方净土上、 那些艰苦纯真日子里所养成勤俭节

约、 艰苦奋斗的习惯， 已经延续、 影响我家两

代人。 我与部队正团职转业的丈夫都是老共产

党员， 独生女儿大学入党 、 是北京市三好学

生， 现在首都某央企任白领， 高年薪。 我们全

家遵纪守法 ， 作风正派 ， 吃苦耐劳 ， 勤奋敬

业。

收拢思绪 ， 心生感慨 。 茶场知青 就 像

广袤茶园中那棵棵茶树 ， 经历了无数个风

风雨雨 、 酷暑严寒才能长成坚韧不拔的有

用之才 。

作者阎莉

40

多年后再相聚， 重温当年茶园情。


